
Journal of Research for Christianity in China 

中国基督教研究 ISSN: 2325-9914 

2019 年 12 月第 13 期   -5-  

 

 “拯救”和“解放”的迷思 

李灵（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） 

 

读了曾庆豹教授由四篇文章汇编而成的《红星与十字架》一书，感慨良多。

虽然四篇文，但却再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革命这块五彩拼图上长期被

忽略的一块：一部分基督徒参与共产党的红色革命。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：

一个被上帝“拯救”后重生得救成了基督徒因着基督耶稣的“救赎”恩典把自

己从身陷罪恶的世界中“分别”出来了。从此以后，他/她就开始了“活在世上

又不属于世界”的新的人生之路。他/她怎么会加入共产党投身“解放”事业了

呢？ 

就像董健吾这样一位“基督徒”1就是因为受到“五卅惨案”的刺激就放弃

了信仰，转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投入到为中国人民的“解放”事业中去了。这

样的例子何止董健吾、何止傅连暲，我所知道的就不下数十位。 

像董健吾这样一位“基督徒”2怎么就会因为“五卅惨案”就放弃了信仰，

转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投入到为中国人民的“解放”事业中去了。从一个基督

徒转变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例子何止董健吾、傅连暲二人，我所知道的就不下

数十位。而那位原本“绑架”西方宣教士薄复礼的红军萧克将军，经过了一年

多的相处，特别是当薄复礼帮助红军解决了地图问题，从而使红军走出了贵州

的深山老林后，萧克将军改变了对西方传教士的看法，不再认为他们是来华高

 
1  董健吾从小就受到英国女宣教士的影响，而且还在圣约翰大学受的教育，应该说是一位在文化上基本上

被“西化”而且在信仰上也应该是为名副其实的“基督徒”了。 
2
 董健吾从小就受到英国女宣教士的影响，而且还在圣约翰大学受的教育，应该说是一位在文化上基本上

被“西化”而且在信仰上也应该是为名副其实的“基督徒”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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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侵略的，也不再把他们看做帝国主义，甚至对他们还有了“好感”。在萧

克将军晚年还肯定了这些“外国友人”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征途上“做出了

有利于我们事业的贡献”。 

如同许许多多的董健吾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被淡化一样，也有许许多多的

萧克将军的认知被“销声”了。那是因为“多党合作”“民主协商”的新政权

仅存在了两三年时间就变成了一党专制，曾经与共产党合作过的“民主党”派

都变成了政治花瓶，还能有“基督教”的一席之地？ 

一个人皈依基督教，也就是得到了上帝（基督）的“拯救”，因着基督耶

稣的“救赎”恩典把自己从身陷罪恶的世界中“分别”出来了。从此以后，一

个重生得救的“基督徒”就开始了“活在世上又不属于世界”的新的人生之路。

他/她一生的目标就是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。“拯救”的全部含义就是得救者获

得了新的人生价值观，诚如使徒保罗所说：“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

在我里面活着”1。这样的价值观是过去完全不同的、甚至相反的“只是我先前

以为对我是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而当做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已把万

事当做有损的，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”。2 

一个人因为皈依基督显然与皈依佛门不同，皈依基督并不是“看破红尘”

退出世界（出世），而是“荣神益人”见证神的荣耀。“活在世上又不属于世

界”的主要涵义并不是退出世界，而是在世上实现（见证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

命价值。耶稣在离开世界前向天父的祷告中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意思：“我不

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（或作脱离罪恶）他们不

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

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”3尤其是从耶稣还在世上时的对待

“世界”的态度就更能说明问题：多少次“奋锐党”人希望耶稣带领他们进行

 
1
 《加拉太书》第二章第 20 节。 
2
 《腓立比书》第三章第 7-8 节。 
3
 《约翰福音》地十七章 15-18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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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政治革命，但是却被耶稣拒绝了。理由是“我不属于这个

世界”！ 

长期以来，相当一部分基督徒也是因为这些《圣经》话语的教导而远离世

事。初期教会再去存在方式诚如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所描述的：“信的人都在

一处，凡物公用。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。”1在第四章

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确定：“那许多信的人，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人说，他

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复活。众

人也都蒙大恩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所卖

的价银拿来，放在使徒脚前。照各人所需用的，分给各人。”2这是一种“家庭”

式的共产共享的生活方式。现在无法确切地知道初期教会这样的存在方式究竟

维持了多久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基督教被东罗马皇帝君士但丁定位“国教”

后，教会的存在方式完全走出了“家庭”方式。 

但是依然不能确定的是：是否还有少数（也许是极个别）的教会依然保留

着起初的“家庭”式的共有共享的聚会方式？但是十六世纪初出现的“重洗派”

似乎对残棋耶路撒冷教会“凡物公用”的理念和存在方式依然情有独钟。重洗

派基本上赞同路德和慈运理宣告他们的改教运动原则，他们赞同基督教的主要

教义，如：圣父、基督的神性、教会是信徒的集合、圣经是神的话、基督的再

来。但是发现路德和慈运理的改教运动没有达到“恢复初期教会”的地步，没

有完完全全回到使徒教会时代的信仰和生活，于是便与他们分道扬镳了。 

重洗派发展很快，没几年就遍及瑞士许多县郡、奥国、波希米亚、德国南

部，直到莱因河谷，抵达荷兰。在瑞士，发展成瑞士弟兄派(Swiss Brethren)；

在荷兰，发展成门诺派(Mennonites)。他们非常羡慕初期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公

用的生活，尤其是在莫拉维亚(Moravia)3的重洗派信徒们。公元 1533 年，一位

 
1
 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 44-45 节。 
2
 同上第四章 32--35 节。 
3
 注：在今天波兰，距华沙 17 公里。莫拉维亚弟兄会（Moravians），即莫拉维亚教会（The Moravian 

Church），又称弟兄合一会（Unity of Brethren），发端于 15 世纪捷克的胡斯宗教改革，形成于 16 世纪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97%A8%E8%AF%BA%E6%B4%B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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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士弟兄派传道人胡特尔(Jacob Hutter)加入奥国重洗派，后来成为他们的牧

师。于公元 1536 年被焚之前，胡特尔采用一种严格的公社生活管理，每一个单

位称为一个“弟兄社区”(brother-estate)；直到今天，在加拿大的亚伯达省

(Alberta)及曼尼托巴省(Manitoba)仍有上百个“弟兄社区”存在。1 

重洗派不只是在教义上反对“婴儿施洗”而遭受到天主教的迫害，而且他

们拒绝与政府合作，甚至与当时社会也个格格不入、拒绝融入到当时社会。所

以，不仅天主教，而且路德派、加尔文派、慈运理派都把“重洗派”看做另类，

都一起对重洗派进行了非常残酷的迫害，数千重洗派信徒被迫害致死。但是，

重洗派并没有因此被吓到。一些重洗派激进份子在德国韦斯发里亚(Westpha1ia)

的蒙斯特(Munster)还成立了重洗派王国（Kindom of Munster）。 

有一个叫贺夫曼(Me1chior Hofmann)是一位皮货商，他起先热心地跟随路

德；后来他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解释圣经的方法。他预言基督将于公元 1533 年

再来，荷兰有许多人附从他，其中包括一位来自荷兰哈伦的面包师马提斯(Jan 

Matthys)。贺夫曼后来被关进斯特拉斯堡监牢，最后死于狱中。马提斯声言自

己就是贺夫曼所预言，是基督再临前要来的先知以诺(Enoch)。公元 1533 年，

马提斯的跟从者占领了蒙斯特城，使马提斯立刻掌握大权。他宣称蒙斯特就是

新耶路撒冷：他们凡物公用，没有律法。于是，成千人潮自德国、荷兰各地涌

进蒙斯特城。 

不久，天主教与路德派军队围困蒙斯特城，对城里的“亲敌者”进行了残

忍屠杀，马提斯自己于公元 1534 年四月死于战场。重洗派信徒为了保卫自己的

王国，他们抗击天主教和路德派的军队长达一年之久。1535 年六月廿四日，城

终于被攻下，天主教和路德派的军队对剩下的重生派信徒进行了可怕的杀戮与

 
中叶。因该会最初主要活动于捷克中部的莫拉维亚地区而得名。流传于德国、英国、美国、坦桑尼亚和加

勒比地区，分为 19 个教省，超过 90 万信徒，其中一半生活在非洲。此派人数虽少，但它以强调平等、友

爱、互助、灵修的特色，而成为新教独立的一派，其国际组织为“合一会议”（Unity Synod），每 7 年召

开一次。 
1
 (美)祁伯尔 B.K.Kuiper．历史的轨迹:二千年教会史 The Church in History：校园书房出版社，198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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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酷的折磨。激进的重生派被消灭了，却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：

原本这群被拯救出来“不属于世界”的基督徒自认为被耶稣基督“分别为圣”

而离群索居自成一体，其结果变成了日后“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”的源头。当

然，后来十六世纪出现的温和的“重洗派”并不认同这种激进的方式。1 

就在“重洗派”为他们的“蒙斯特王国”浴血奋战的之前已经有人开始对

这样的王国进行思想理论的探索了。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-莫尔写了《乌托邦》

一书， 

莫尔在这本书中对中世纪以来的社会不公、贫富不均、腐败堕落等现象进

行了深入探讨研究，他认识到：私有制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，只有实行全民

公有制，才能真正消除社会的罪恶。而实行全民公有制的基础就是人人劳动，

消除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，劳动产品按需分配的制度又消除了骄奢和贪欲。

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“共产主义思想”，难怪马克思也把《乌托邦》这本书称

之为“原始共产主义”文献。那么莫尔的思想有来自何处呢？有学者认为：

“对莫尔知识结构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基督教人文主义。他坚信，通过复兴古

典和基督教的古代遗产，可以出去中世纪所有的弊病和曲解，拯救现实社会。

不难想象，面临大规模剥夺农民和劳动者贫困化的疾风暴雨，对于广大劳动者

深表同情的莫尔，苦苦思索保妥不平等和阶级剥削和压迫之途的莫尔，脑海中

一定萦绕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精神。”2 

1633 年由意大利基督徒托马斯-康博内拉撰写的《太阳城》问世了。这本

书采用对话的方式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、没有中世纪社会那些污秽

 
1
 十六世纪后期又出现了以荷兰改革家门诺(Menno Simons)为代表的温和的重生派在十六世纪后半期兴起。

不久以后，门诺派就取代了整个重洗派。他们是一些和平、勤奋、兴盛、被人尊重的公民。在改教时期到

处被拒的重洗派信徒，却成为被誉为“敬虔的”基督徒。公元 1693 年，瑞士弟兄派分裂；因为亚们

(Jacob Ammann)根据圣经认为，应当与被革除教籍的人完全分开(《格林多前书》第五章 11 节)；但其它

人则认为，这点只应用在圣餐上。瑞士弟兄派分裂以后，亚们的跟从者订立了严格的教会惩戒方案；这方

案使他们保持独特的传统生活形态。直到今天，在美国宾州、俄亥俄州、印地安那州、爱阿华州及加拿大

安大略省，都可以找到亚米胥派的聚居区。  

2
 蒲国梁“莫尔乌托邦的文化和理论渊源”，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》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 9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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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新世界。这当然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，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康珀内拉在该书的

第一篇中回答说： 

对第一个反对意见（关于太阳城存在的可能性）应该回答如下：即使我们

不能完全实现建立这种国家的思想，我们所写的一切也决不会是多余的，因为

我们提出了一个力所能及的可以仿效的样榜。至于这种生活，那是可能的，关

于这一点，根据路加和圣克里门特所证明的，在使徒们活着时存在的最初的基

督教徒公社，和根据斐洛和圣耶朗尼姆所证明的，圣马可在亚历山大看到的基

督教徒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证明。僧侣的生活一直到教皇乌尔班一世，甚至在圣

奥古斯丁时就是如此，并且在我们的时代，僧侣的生活也是如此，圣兹拉托乌

斯曾认为有可能把这种生活推广到整个国家。我希望，就象先知们所指出的那

样，将来在基督之敌死亡后，这种生活方式会占上风。1 

康珀内拉的依据就是基督教初期教会的生活状况，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众

所描述的“共产共有共享”的生活方式。而且坚信，将来基督之敌死后，“这

种生活方式会占上风”。 

这个源自圣经的“想法”就如《圣经》中所描述的一粒小小的“芥菜种”

一样，它却在十六世纪后的历史土壤中被迅速地长成了一颗参天大树---共产主

义运动经过十七、十八世纪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的酝酿，到了十九世纪不仅由

马克思奠定了完备的共产主义思想理论，而且随着第一国际、第二国际的建立，

共产主义运动迅速转变成了席卷全球的国际工人运动。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感觉

到：这场新旧世界的最后决战就要来临了，全人类被“解放”的时刻也指日可

待了。到了二十世纪，这个“解放”运动的形式便在俄罗斯直接演变成极其恐

怖的暴力夺取政权的“十月革命”。为了“解放全人类”，新的“苏维埃”政

府随即便把这场“解放全人类”的革命引向中国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历史重

任自然是这场国际共产主义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：“解放全中国”。 

 
1
 托马斯-康珀内拉《太阳城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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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就这么把“拯救”和“解放”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了。生活在那个时代

的人们，或者从自己得“拯救”成了基督徒后，或许因为传“福音”的使命而

希望人人得“拯救”，或许出于社会的责任和道德良知，甚至民族情感等，有

意无意地卷入帮助穷苦人们、承担社会责任、不满种族压迫而投入到了“解放”

运动之中；或许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当时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投入到了中国国

产党领导的“解放全中国”的革命事业中，但是却也把这样的政治使命赋予了

宗教色彩，自己俨然成了“拯救”劳苦大众脱离苦难深渊的“天兵天将”。

“中国人民正在受难，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，我们要努力奋斗。要奋斗就会有

牺牲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，想到大多数人民的

痛苦，我们为人民而死，就是死得其所。”1 

这段话出自 1944 年 9 月 8 号毛泽东在延安是为了纪念因公死亡的战士张思

德而在其追悼会上的演讲词。整篇悼词我们从小就会背诵，但是直到二十五年

前我受洗成了基督徒后，才明白这是一篇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演讲稿。我们几

乎不问，当时的中国人民正在遭受什么样的“苦难”？究竟是什么原因给中国

人民带来了这些“苦难”？我们（共产党人）又凭什么说自己有责任去解救他

们？把自己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而进行的“改朝换代”战争说成了是为了把他人

从苦难中“解救”出来，这是将政治和战争“神圣化”和“合法化”的方法。

历史上不合法的行为往往会贴上“神圣”的标签来加以掩饰。一场共产党领导

的解放运动（战争）就这么一边唱着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一切全靠自己”

的国际歌，一边却扮演着“救世主”的角色去“解救”人民大众。唯物主义无

神论的真正含义是：不相信任何神，却坚信自己就是神---只要有了枪杆子，没

有自己办不到的事。 

基督教随着宣教士的脚踵传到了中国，遭到中国人无数次的抵挡（反教），

因为中国人感觉不到这个信仰对中国（人）究竟有什么好处，而且还处处与中

国人自己的传统习俗习惯相抵触。但是，一旦与中国近现代的反帝反封建，解

 
1
 毛泽东：《为人民服务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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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劳苦大众的政治问题相遇，基督教就成了主要的精神资源：基督徒和共产党

就会殊途同归。因为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使命渊源与基督教精神和早期基督徒的

教会生活实践；而基督徒（特别是中国基督徒）面对当时满目疮痍的国家和社

会就自然而然地会将内在得“拯救”转化为外为“济世救民”情怀而出现在共

产党的革命队伍中。而共产党内那些怀有“解救正在受难的中国人民”神圣使

命感的革命者虽然表面上不信鬼神，也目无上帝，但是实际上却在践行着初期

基督徒们的理想--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（新天新地）。“拯救”和“解放”

就这么难以分解，成了上世纪初中国“革命阶段”出现的“迷思”。看到今天

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四十几年的“改革开放”后，也许长时期追求 GDP 的原因，

似乎已经不再具有当初“解救正在受难的中国人民”的神圣使命感了。也许正

是这种现象促使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不断地通过走访革命圣地、回顾革命历史，

并借用“不忘初心”“牢记使命”来重新恢复当初的“神圣感”；而中国的基

督徒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接地关注着社会和热衷于政治，加尔文的改革

宗神学正在成为部分基督徒手中的新意识形态。不知道在这场“民族复兴”运

动中会不会再次在共产党员和基督徒之间出现“解放”和“拯救”的迷思。 


